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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黑茄
■周微燕

少年朋友
■朱海璐

暑假里，我和朋友结伴去

欧洲旅游。出国前，我在家突

击学了几句日常用语，虽然并

不标准，也算有备无患，或许可

以应急。

那天在意大利某宾馆用早

餐，刚走进餐厅坐下，服务员就

过来跟我说话，我一句也听不

懂，对方只好边说边使劲比画，

可我还是云里雾里，服务员见我

老不开窍，一脸无奈地摇摇头走

开了。我讪讪地拿过杯子去取

饮料，可是根本看不懂哪个管子

对应的是哪种饮料，明摆着就是

一个目不识丁的睁眼瞎。平时

喜欢喝白开水，这会儿找遍餐厅

也没看到，想问问服务员又张不

开嘴，简直懊恼到了极点！

也是在意大利，有一天晚

上，朋友请我们吃完大餐后，叫

来出租车，还提前给的哥车费，

然后特意交代我们到达目的地

后把找零拿过来。下车时，同行

的王大姐伸手让的哥找钱，可对

方就是不肯，我们既不会意大利

语又不会英语，没法跟他沟通，

就不予计较了。哪知的哥没有

马上离开的意思，继续叽哩哇啦

跟我们理论，看我们全都一脸茫

然，他干脆下车走进宾馆缠着服

务员说。明白了的哥意思后，服

务员又过来跟我们说，可我们照

样呆若木鸡什么都听不懂，没办

法，的哥只好愤愤然离开宾馆。

后来几番周折，我们才知道原来

朋友事先给的车费还不够，的哥

是叫我们给他补钱，哪知道秀才

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提起在法国购物，“哑巴”

的我们就更是“罄竹难书”了。

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每个人

的购买欲都最大限度地被激发

出来，可是怎么跟售货员交流

成了一大难题，往往是抓耳挠

腮老半天也憋不出一句话。有

时候在商场里见到会讲法语的

中国人，简直就像遇上救星，赶

紧笑容可掬请人家当翻译。

在机场安检时，工作人员

要我把皮带解下来放在塑料盘

里，可我怎么也听不懂，急得人

家只好亲自动手。

洋相百出
■金 洁

恩师金江先生去世后，《温

州文学》约我组稿，刊出纪念专

刊。编辑部寄来样刊，由我转

发，再让我告知账号，稿费打给

我，也由我转发。我把工资卡的

卡号发过去，让他们把每位作者

的稿费金额告诉我，以便操作。

暑期我和夫人每天都有培

训课，非常忙，稿费的事先撂

在一边，等温州汇款过来再处

理吧，反正样刊全部已经寄出

了，大家都是出于对金江先生

的一份怀念之情,挥泪写稿，为

先生壮行，稿费多少都无所

谓。温州文联、《温州文学》

对金江先生和他为之奋斗终身

的寓言文学事业的支持已令我

们深深感动，所以，大家收到

样刊就很高兴，没有人提起稿

费的事。

这期间，有同事说瑞安退

休人员有 3000 元补贴，问我收

到没有，我问夫人，她说是 3500

元。我告诉同事，我怎么会多

了 500 元，对方说：你是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得主，可能多发 500

元吧。我也没有功夫深究。

只是稿费一直没有到位，又

不好意思向人家讨钱，我就在协

会论坛上发了“安民告示”：稿费

尚未到位，请作者耐心等待。

直到我们的培训课全部结

束后，还不见温州稿费打过来，

我只好硬着头皮挂电话给温州

文联负责人，他查询后，告诉

我 ：早 已 经 汇 款 了 ，3500 元 。

啊？原来，那是稿费啊？我和

夫人以为是退休人员的补贴

呢，早就消费了。我让对方赶

快把分配方案告诉我，马上转

发。一会儿，稿费分配清单发

到我的手机里，我立即告知有

关作者，深表歉意。想不到代

发稿费也会闹出一场笑话来。

转发稿费
■张鹤鸣

日前，去文成游玩，在一个小

山坡，居然发现了一棵长满黑珍

珠般果实的黑茄。

这种长在山野间的植物，匍

匐在山脊上，叶子圆圆的，开着淡

紫色的小花，每到夏天的成熟季

节，举着紫黑色圆圆的如珍珠一

般的果实,可是我们幼时的美食

呢！

记得小时候，每到夏天早稻

成熟的季节，便是黑茄成熟之

际。那时，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得

帮助家里挑稻杆、晒稻杆。而去

得晚了，靠近田头的地都被人先

下手为强，晒得满满的了，我们

就只好挑着稻杆上山去晒。在

平地上挑着尚觉有些吃力的稻

杆，挑到山上简直就是一件苦差

事。只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

重，重得人不知不觉弯了腰，于

是，稻杆就在地上拖着了。好不

容易拖到山上，终于可以松一口

气。我们一般不是先晒稻杆，而

是放下担子，赶紧去找黑茄，找

到了，便大呼小叫，兴奋异常，也

曾因此常常被随后而来的母亲

臭骂一顿。

看着一蓬蓬、一簇簇长势旺

盛的黑茄，有的一边开着淡紫色

的小花，一边长着黑紫或红紫的

果实，有的已全部结满了让人垂

涎欲滴的果实。刚才挑担的疲劳

早已烟消云散，留下的，是无法抑

制的喜悦。

那成熟的黑茄，如一颗颗黑

珍珠，阳光下，灼灼的，直晃你的

眼，招引着你。就是那些还未熟

透的，也是泛着紫红色的光在不

断地向你点头，仿佛在向你传递

一种信息：果熟堪摘直须摘，莫待

无果空折枝。

于是，我们便饿狼扑食一般，

一拥而上，黑的、紫的统统收入囊

中。因为我们知道：此番手下留

情，下回这些黑茄的主人绝对不

会是你。

摘下来的黑茄，我们一般先

放在裤兜里。可是有时候摘太多

了，便会不小心压扁了，就免不了

心疼不已。聪明的孩子就想出了

一个妙法：摘一些狗尾巴草，把黑

茄一个个穿起来。摘得多了，有

时可以穿好多串，穿好之后，把狗

尾巴草首尾一打结，挂在脖子

上。一串自制的“珍珠项链”就此

诞生。下山回村时，不知会招来

多少孩子羡慕嫉妒恨的眼光呢！

回到家后，把一串串的黑茄

拿下来，小心地一个个褪出，放在

清水里洗净、晾好，等晚上乘凉时

拿出来，一边听奶奶讲故事，一边

吃着甜甜的黑茄，直到吃得满嘴

黑黑的，连牙齿也黑乎乎的还不

罢休。

今年暑假，特地上山，想再看

一眼记忆中的黑茄，无奈，山路上

长满了野草，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了，只好悻悻地返回。老父亲知道

了这事，大笑不已：“哪里还有黑

茄。当年长黑茄的地方全都被野

草占领，再无地方长黑茄了。”

现在，却在百里之外的文成

发现了它们的踪影。再见黑茄，

这种惊喜，怕是不能用语言来表

达了。

他被喊做阿麟，大概是取自

“稀有，杰出”之意吧，家住在我

家前面的弯巷里。他与我同岁，

比我长几月，精瘦有力，和村里

的孩子一样，成天东奔西跑不见

人影地瞎闹腾，我与他处得不

错，也总是结伴。

阿麟知道村里很多地方，带我

去后山山脚下的小水潭，我起初可

没胆往水里蹭，阿麟却能整个儿站

在潭子里，水压到他的肩膀，他撺

掇着我也往下跳。

“真凉！”

“那当然，这水是山上流下

来的，你看这块石头，上面都是

水。”

“哇，真的耶。”

就这样，这份清冽滑过我们

的整个夏天。

阿麟还知道最朴素的中药，在

我那个年纪，他简直是神。我吃红

娘时，他就让我把红娘籽留下，我

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说红娘籽可

以熬汤治咳嗽。那天起，我所有的

红娘籽都收在了罐子里。

后来，一连好几天，阿麟都

没有找我玩，我便寻他，他妈妈

告诉我他去城里读书了，何时归

来也没有确数。阿麟不见了，我

很难过。

不久，我也来到城里读书

了，小水潭和红娘藤还依然留在

家乡。直到某一个暑假，我和母

亲走在路上，母亲迎面和一个陌

生女子寒暄。

“你们阿麟都这么高了啊。”

“哈哈，是啊，时间真快，我刚

把我们阿麟接过来那会儿他也才

一丁点大，这会儿孩子都大了，你

们家囡囡也越来越姑娘啦。”

“ 哈 哈 ，你 这 是 往 哪 里 忙

啊？”

“哦，阿麟要去上数学班，我

送他去。”

“好好好，那你快去，回头

聊。”

“好。”

这是我与阿麟分开后的第

一次碰面，却已不知彼此了。

他以前那清澈的眼睛被眶

了眼镜，见人也只是低头，双脚

偶尔在地面上蹭着。而我始终

感觉那个与我母亲寒暄的女人

不是儿时村里巷口到处喊阿麟

回家吃饭的那位妈妈。

前些日子，阿麟姐姐大婚，

父母被邀去喝人情酒，回来讲起

阿麟姐姐的婚事，我纳闷阿麟何

时多了个姐姐。母亲告诉我，小

时候我上阿麟家玩见到的阿姨

叔叔不是阿麟的亲父母，此前在

路上遇到的才是阿麟的亲妈，阿

麟父母在啊麟之前就有了他姐

姐，但阿麟爸爸为了不丢公干的

工作，所以阿麟的户口落在咱们

家那个弯巷的叔叔阿姨那里。

阿麟从来没有在法律上被

亲生父母承认过。

据说，他一直在家里，社交

也很少，就连姐姐的婚礼也没有

出现过。

他好像因为身份被遗落在

这个城市的一个角落，我不知道

他现在能否还如原来那样充满

活力。


